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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曰生
“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

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你可知，一粒袁隆平教授培育的杂交水稻种

子，让我国占世界 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 22％

的人口？

你可知，仅仅 20 多株被西方“植物猎人”引

进的我国野生猕猴桃枝条，撑起了新西兰经济的

支柱产业？

你可知，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收集有全世

界最多的豆科植物种子，一旦全球变暖，英国将

占据粮食作物的基因优势？

“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

以造福万千苍生。”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复旦

教授钟扬，正坐在一辆疾驰的车中。窗外，雄浑

的高原景色如同壮丽油画，一条条河流闪烁着水

晶般耀眼的光芒。他心驰神往：那看似光秃秃的

苍茫山脉间，蕴藏着多少神奇植物？那终年白雪

皑皑的珠穆朗玛峰上，究竟有没有雪莲在生长？

2000 万年前，在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的巨

大碰撞下，隆起了世界上最年轻的高原——青藏

高原。这里是广袤壮阔的圣地，却是植物探索的

禁区。高寒缺氧，氧气含量不足内地的 50%，昼

夜温差高达 45 摄氏度，鲜有植物学家敢于涉足。

如果将植物的分布在世界地图上标注，青藏

高原是一块少有记载的空白。更让人忧虑的是，

人类对种子的研究步伐，远远追不上植物消逝的

速度……钟扬要做的，就是为祖国盘点青藏高原

的植物“家底”。“经过测算，在‘科’这一层面上，

青藏高原有我国植物物种的 1/3；在‘属’这一层

面上，青藏高原的植物物种超过全国 1/3。然而，

这一数量远远被低估了。”钟扬说。

1964年出生于湖北黄冈的钟扬，少年早慧，勤

奋刻苦。1979 年，因担任黄冈地区招办副主任的

父亲以身作则，不许他提前参加普通高考，蓄势待

发的钟扬“一气之下”考取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谁曾想，这个无线电专业毕业的少年，因 1984年被

分配到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而与植物结缘；又

因心怀为国育才之梦，2000 年到复旦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任教，从此为教育事业奉献一生。

植物学中，也有“领土”。“晚清时期中国贫穷

落后，英国人先后来华采集了几万颗种子、2000
多种珍稀植物。”钟扬心中发酸，就拿那从新西兰

进口的高档水果“奇异果”来说，几代人下去，还

有谁知道它就是有着土生土长“中国基因”的猕

猴桃呢？还有那大熊猫般珍贵的“鸽子树”珙桐，

居然是外国人发现的……西方人从中国拿走的

珍稀种子和苗木，把英国这个只有 1500 种植物

的岛国装扮成了世界植物的圣殿，更让西方在植

物学研究中掌握话语权。

作为中国植物学家，钟扬立誓，要为祖国守

护植物基因宝库；作为对人类负责的植物学家，

他立誓，要在生物多样性不断遭到破坏的当下，

为人类建一艘种子的“诺亚方舟”。

这个想法，终因复旦大学和西藏大学的结缘

成为现实。自此，钟扬背起足有三四十斤重的双

肩包，带着学生开启了为国家收集种子的征程。

2011 年 7 月，珠穆朗玛峰一号大本营，海拔

5327 米。

下午 2 时刚过，狂风开始肆虐，抽打在人脸

上，呼吸都困难。“钟老师，您留守大本营，我们

去！”学生拉琼看到老师嘴唇发乌，气喘得像拉风

箱，不由暗暗心惊。

“你们能上，我也能上！你们能爬，我也能

爬！”一贯带笑的钟老师拉下了脸，上气不接下气

地“怼回去”。拉琼心里沉重，自己这个藏族小伙

子尚且吃力，老师是从平原来的，身体又不好，怎

么得了？看学生不作声，钟扬缓了缓，解释道：“我

最清楚植物的情况，我不去的话，你们更难找。”

逆风而上，向珠穆朗玛峰北坡挺进，上不来气

的钟扬嘴唇乌紫，脸都肿了，每走一步都是那样艰

难。“找到了！”学生扎西次仁激动大喊，一处冰川

退化后裸露的岩石缝里，一株仅 4 厘米高、浑身长

满白色细绒毛的“鼠麯雪兔子”跃然眼前，骄傲地

绽放着紫色的小花，它是高山雪莲的近亲，看着不

起眼，但在植物研究者眼中比什么都美丽动人。

这里是海拔 6200 米的珠峰，这是一株目前

人类发现的海拔最高的种子植物，这是中国植物

学家采样的最高点！

野外科考的艰苦超乎人们想象，经常七八天

吃不到热饭。钟扬和学生们饿了啃一口死面饼

子，渴了就从河里舀水喝，“食物不好消化才扛饿，

饥饿是最好的味精”。晚上，住的是牦牛皮搭的帐

篷，因为严重缺氧，煤油灯很难点亮；冬天，盖三床

被子也无法抵御寒冷，早上洗脸要先用锤子砸开

水桶里的冰；路上，常常被突袭的大雨冰雹困在山

窝窝里，车子曾被峭壁上滚落的巨石砸中……

“高原反应差不多有 17 种，在过去的十几年

间，每次我都有那么一两种，头晕、恶心、无力、腹

泻都是家常便饭。不能因为高原反应，我们就怕

了是吧。科学研究本身就是对人类的挑战。”钟

扬这样说，开玩笑般的“轻松”。

为了规避种子遗传之间的杂交问题，每走 50
公里，才能采一个样；一个地方的两棵取样植物，

至少相隔 20 米；一个物种，需要 5000 个优质的种

子。往往，为了采集更多更优质的种子，钟扬和

学生们一年至少行走 3 万公里……夜以继日，殚

精竭虑，一个夏天，他和学生们能采 500 个样。

如今，这些种子被精心保存在零下 20 摄氏

度、湿度 15%的冷库中，仿佛坐上了一艘驶向未

来的时空飞船，将在 80 年到 120 年后，为那时的

人们绽放生机。

一个个创举惊动学界！他们追踪整整 10 年，

在海拔 4150米处发现了“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的

崭新生态型；他们采集的高原香柏种子里，已提取

出抗癌成分，并通过了美国药学会认证；他们花了

整整 3 年，将全世界仅存的 3 万多棵国家一级保护

植物——西藏巨柏逐一登记在册，建立起保护“数

据库”；他们揭示了红景天、独一味、藏波罗花、垫状

点地梅、西藏沙棘、山岭麻黄、纳木错鱼腥藻等青藏

高原特有植物对环境的分子适应机制；他们的“杂

交旱稻”重大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

意味着，万一全球气候发生变化，干旱缺水地区也

有机会让农业“平稳着陆”；他还带领团队耕耘 10
年，在上海成功引种红树林，创造了世界引种最高

纬度，为上海海岸生态保护打造了新的屏障……

16 年来，钟扬和学生们走过了青藏高原的山

山水水，艰苦跋涉 50 多万公里，累计收集了上千

种植物的 4000 多万颗种子，近西藏植物的 1/5。

他的理想，是在未来 10 年间，收集西藏植物的 1/3
以上，如果有更多人加入，也许 30 年就能全部收

集完……

“最好的植物学研究，一定不是坐在办公室

里做出来的。”钟扬有些“傲娇”地与学生共勉，这

也成为他一生大写的标注。

党员本色
“我将矢志不渝地把余生

献给西藏建设事业”
经年累月的高原工作，让钟扬的身体频发警

报。2015 年 5 月 2 日，51 岁生日当晚，他突发脑

溢血，大脑破裂血管中流出的殷红鲜血化作 CT
片上大块惊人的白斑。

上海长海医院急诊室一角，钟扬内心极度狂

乱：工作上留下的那么多报告，要做的项目，要参

加的会议，要见的学生……还没做好任何思想准

备，自己就像一条不知疲倦畅游的鱼儿，一下子

被抛到了沙滩上。

此时，钟扬的血压已可怕地飙升至 200，他试

图说话，想跟身边人交代什么，可口齿不清的话语

没人能听懂；他试图安慰一下被吓坏的儿子，可右

手已经不听使唤，用尽全身力气只能用左手摸摸

儿子头顶。“孩子们也许不得不开始走自己的人生

道路了。”想到这，泪水禁不住浮上了钟扬的眼眶。

万幸，抢救及时。钟扬在 ICU 病房中缓缓

睁开眼睛。短短几日，仿佛一生。脑溢血后第四

天，他想了又想，摸索出让人偷偷带来的手机，拨

通了原学生兼助理赵佳媛的电话。“小赵，麻烦你

来医院一趟，拿着笔记本电脑。”

一头雾水的赵佳媛，见到了浑身插满仪器和管

子的钟老师。“我想写一封信给组织上，已经想了很

久了。”钟扬吃力地开口。赵佳媛在惊愕中忍住眼

泪，在 ICU 各种仪器闪烁的灯光和嘀嘀声中，努力

辨识着老师微弱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下：

“西藏是我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屏

障，怎样才能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来筑建屏障？关

键 还 是 要 靠 队 伍 。 为 此 ，我 建 议 开 展‘ 天 路 计

划’，让更多有才华、有志向的科学工作者，为建

设社会主义新西藏而奋斗……就我个人而言，我

将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

署名：钟扬，于长海医院 ICU 病房。

人们原本期望着，这个常年每天只睡 3 小时

的人，能因为脑溢血的警示，多休息一阵子。钟扬

手机上，有一个停留在凌晨 3 点的闹钟，不是为了

叫醒他起床，而是为了提醒他睡觉。复旦大学研

究生院的楼上，总有一盏灯几乎彻夜不熄，看门保

安实在无奈，只好给钟院长开了“绿色通道”，特许

他的门禁卡在整个楼空无一人时“来去自如”。

住院时，学生们轮流陪护。“张阳，你端盆冷水

来。”凌晨 1 点多，钟扬轻轻把学生张阳唤醒，“你

去用冷水泡块毛巾，水越多越好，不要拧干。”钟扬

把冷毛巾敷在额头上，默不作声。许久，也许是看

出学生疑惑，他长叹：这个点是我每天想事情最多

的时候，现在不让我做事情，心里难受啊！

15 天后，钟扬出院了，连午餐盒都没力气打

开的他，在学生搀扶下，拖着“半身不遂”的右腿

一 步 步 爬 上 25 级 台 阶 ，“ 瘫 坐 ”在 二 楼 办 公 室

里。从这天起，他正式恢复工作。

从医院出来，医生给他规定了 3 条“铁律”：

一是戒酒，二是吃药，三是绝不可再去西藏。担

心钟扬的人们“舒了口气”：这个“钟大胆”，可以

在进藏上消停消停了吧。

这个一顿饭能喝两瓶白酒的汉子，心一横，

把酒戒了；可这个对青藏高原爱得深沉的汉子，

无论医生如何警告，无论家人如何担忧，终究没

“戒”得了西藏，“我戒得了酒，戒不了进藏。我不

去心里就痒痒，好像做什么事都不提气”。

出院后，钟扬仿佛按了加速键，更加争分夺

秒。不少人这样评价钟扬，他用 53 岁的人生，做

了一般人 100 岁都做不完的事。“我有一种紧迫

感，希望老天再给我 10 年时间，我还要去西藏，

还要带学生”，他总是这样对妻子说。

离开 ICU 刚半年，他又进藏了。开始不敢

坐 飞 机 ，就 辗 转 坐 火 车 。 怕 在 家 人 那 里“ 落 埋

怨”，就偷偷一个人行动。回来后，他惊喜又炫耀

地对人说：看吧，我没事哎！

可他在西藏的朋友们心里难受，钟老师一下

子苍老了很多，连上车都显得特别吃力，原来一

顿饭能吃 7 个包子、3 碗粥、4 碟小菜，现在只能吃

下一点点了！脑溢血后遗症也在钟扬脸上表现

出来，扎西次仁心里难过，钟老师的脸跟原来不

一样了，不像原来那么生动了。

很多人不解，他连命都不要了，到底想要什

么？钟扬，他仿佛对一些人们热衷追逐的事从不

在乎，又仿佛对一些人们不可理解的事格外执拗。

多年前，他放弃 33 岁副局级的“大好前程”，

到复旦大学当了一名没有职务的教授。直到去

世，他的职级还是处级。

“搞科研嘛，不愿当官，写点论文，走点捷径，

奔个院士总应该吧？”钟扬的学术成果 300余项，早

有资格坐在办公室里，“指挥手下一批人干活”。

可钟扬就是“不通世故”，非要撑着多病的身子去

高原采集种子，“既无经济效益，又无名无利”。

面对“好心提醒”，钟扬一笑，用两种植物这

样解释：原始森林里生长的北美红杉，株高可达

150 米以上，可谓“成功者”。但在这个世界上，还

有另外一种成功，矮小如鼠麯雪兔子，竟能耐受

干旱、狂风、贫瘠的土壤以及 45℃ 的昼夜温差，它

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分布最高的植物，就是靠一

群群不起眼的小草担任“先锋者”，前赴后继征服

一块块不毛之地。

这位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植物学家，这样深

情解释：“先锋者为成功者奠定了基础，它们在生

命的高度上应该是一致的。奔赴祖国和人类最

需要的地方，这就是生长于珠穆朗玛峰的高山植

物给我的人生启示。”

名，钟扬看不到眼里，利，就更与他无缘。

他花 29 元在拉萨地摊上买的牛仔裤，臀部

破了两个巴掌大的洞，自己找一块蓝布补起来，

补丁又磨破了还不舍得扔。这样的“破衣服”，钟

扬衣柜里还整整齐齐叠着很多件。几十元钱的

帽子，一晒就褪色，学生嫌丢人，“在我们西藏，只

有赶毛驴的人才戴这样的帽子”，帮他扔了，钟老

师却捡回来一直戴着。

他的院长办公室里，座椅扶手磨秃了皮，材料

边边角角的空白被剪下来当记事贴，桌子一角，堆

放着档次不一、来自大宾馆小旅店的卷纸、一次性

牙刷，水面高低不齐的矿泉水……他的妻子，同济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至今还穿着 30 年前做的

外套。他最心爱的儿子，在内地西藏班寄宿，一个

月给 100 元零花钱，孩子每个月取到钱，还古道热

肠地请藏族小伙伴吃凉皮改善生活。

“这个上海来的大教授，怎么这样抠！”初相

识，西藏学生“大跌眼镜”。可更让他们惊讶的是，

这个连宾馆里用剩的一点点肥皂头都要拿塑料袋

装走的钟老师，一资助西藏老师和学生就是几十

万元！为让藏族学生开拓视野，他私人出资发起

了“西藏大学学生走出雪域看内地”活动，组织 80
多个藏大学生赴上海学习；只要是藏大老师申报

国家级项目，无论成功与否，他都补助 2000元……

日常科研开销让人发愁，钟扬总是爽朗得拍

胸脯：把发票给我！大家都以为他神通广大，可

整理遗物时才发现，他的办公室里，有满满两抽

屉没报销的发票。

妻子张晓艳回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钟扬

两度出国进修、做访问学者。回国时，他把在国

外送报纸、端盘子省下来的生活费都买了计算

机，准备捐给单位。过海关时，工作人员怎么都

不相信，“个人回国都带彩电冰箱，哪有人买这种

‘大件’捐给公家？”

研究植物一辈子，万千植物中，钟扬最爱高

原植物，它们在艰苦环境中深深扎根，顽强绽放

……他曾深情写下这样的诗句：世上多少玲珑的

花儿，出没于雕梁画栋；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罗花，

在高山砾石间绽放。

“我愿为党的革命事业奋斗终身，愿接受党

的一切考验。”钟扬入党申请书上的话，字字铿

锵。这是高原植物的品格，也是钟扬，这个有着

26 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的人生追求。

先生之风
“每个学生都是一颗宝贵的种子”

“教师是我最在意的身份。”钟扬说，每个学

生都是一颗宝贵的种子，全心浇灌就会开出希望

之花。这些年，除了为国家收集植物种子，钟扬

倾注了巨大心血培育最心爱的“种子”——学生。

凌晨 5 点多，爬起来给学生做早饭的，是钟

老师；爬坡过坎，以身涉险为学生探路的，是钟老

师；高原上，上气不接下气陪着困乏司机聊天的，

是钟老师……从小，钟扬抱怨当老师的父母，关

爱学生比管自己多。如今，他撇下一双心爱的儿

子，陪学生的时间远超陪伴自己的孩子。

2003 年，钟扬担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常

务 副 院 长 ；2012 年 ，担 任 复 旦 大 学 研 究 生 院 院

长。在任期间，他尽心竭力，推动交叉学科发展，

创建了“问题驱动式”研究生教育质量监控和保

障新模式，推动研究生培养质量持续提升。

“不能因为一颗种子长得不好看，就说他没

用了是吧！”钟扬的笑声依然回荡在人们耳边。

他有着植物学家的独到眼光，底子薄弱的少数民

族学生、想办退学的“老大难”、患有肌无力无法

野外工作的学生……钟扬经过“选苗”，照收不

误。他用心浇灌、培育，一个个学生竞相开出希

望之花，成长为有用之才。

2017 年毕业典礼上，博士生德吉偷偷把哈达

藏在袖子里，献给了敬爱的钟老师，这是藏族人

心中的最高礼节。当钟老师用藏语向全场介绍

她的名字时，德吉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

知情人都知道，到西藏后，钟老师在复旦招

收的研究生越来越少，在藏大招收的研究生越来

越多。“在西藏培养一个学生很慢，可培养出来的

学生吃苦耐劳，愿意去做这种高劳动强度、低回

报的种子收集和研究工作。”钟扬自豪地说，“我

的 5 个西藏博士，至少有 4 个毕业后扎根西藏。”

穿藏袍，吃藏食，学藏语，连长相也越来越接

近藏族同胞的钟老师，把小儿子送进了上海的西

藏学校。这个黄浦江边长大的 15 岁男孩，说的

不是“沪牌普通话”，而是一口地道的“西藏普通

话”。“他喝酥油茶吃糌粑，跟我们藏族娃娃一

样！”藏族朋友们很爱这个孩子，这也是钟老师的

“种子”啊！

2016 年的一个夜晚，西藏拉萨。钟扬像往常

一样吞下一把降血压、降血脂、扩血管的药物，打

开电脑。“我自愿申请转入中组部第八批援藏工

作组……”他不假思索，郑重写道。第六批、第七

批、第八批，这已经是钟扬第三次申请援藏了。

初始援藏，钟扬想为青藏高原盘点植物“家

底”。漫长科考道路上，他慢慢意识到，这片神奇

土地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生物学家，更需要一位

教育工作者，“将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在藏族学

生心中，也许会对未来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再后来，他想把西藏大学的“造血机制”建起来，

打造最好的平台，把学科带到新高度。

“不拿到博士学位授予权，我就不离开西藏大

学！”来西藏大学第一天，全体大会上，钟扬对全校

师生拍了胸脯。那时的藏大，连硕士点都没有。

16 年艰苦磨砺，钟扬帮助西藏大学创造了一个又

一个“第一”：申请到西藏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第一个理学博士点，为藏族培养了第一位植物

学博士，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

流”……不仅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的空白，更将西

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2017 年，

西藏自己的种质资源库也建立起来了，负责人正

是钟扬的第一个藏族博士扎西次仁。畅快啊！钟

扬春风满面，逢人就说：“来西藏吧，我做东！”

“西藏大学的第一批人才队伍已经建起来

了，能不去吗？”面对钟扬的第三次援藏，妻子明

知劝阻无望，但还是想试试。“现在是藏大的关键

时期，就像人爬到半山腰，容易滑下来。”钟扬沉

默了，他深知，妻子十几年来独自撑着这个家，照

顾一双幼子，侍奉 4 位父母，从不让自己分心。

这一次，是妻子实在担忧自己的身体。“我想带出

一批博士生团队，打造一种高端人才培养的援藏

新模式。百年后我肯定不在了，但学生们还在。”

听到这儿，妻子流着泪，默默点了点头。

如今，钟扬培养的少数民族学生已遍布西

藏、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云南等西部

省份，不少已成长为科研带头人。

事实上，钟扬的视野从没离开过下一代。“科

学知识、精神和思维要从小培养，现在让孩子们

多一点兴趣，说不定今后就多出几个科学家。”

谁能想到，一个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的大教

授，每个月却坚持抽出两天去中小学开科普课。

多年来，钟扬以巨大热情投入科普教育中，参与

了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建设，承担了自然博

物馆 500 块中英文图文的编写工作，出版了 3 本

科普著作和 6 本科普译著，每年主讲 30 场科普讲

座。钟扬，是有口皆碑的明星科普专家。

高原永生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

一天，但我毫不畏惧”
9 月 9 日，钟扬双胞胎儿子——钟云杉、钟云

实的生日。云杉、云实，一个裸子植物，一个被子

植物，是这个植物学家父亲给儿子人生中的第一

个礼物。

“今天你们满 15 岁了，按照我和爸爸的约定，

以后有事找爸爸！”给儿子过生日、吹蜡烛，妻子

张晓艳脸上闪耀着喜悦和“如释重负”。这个家，

钟扬总是聚少离多，一次、两次，儿子上幼儿园时

就知道愤愤地跟妈妈“告状”：“爸爸不靠谱！”

张晓艳心中一直有个很大的遗憾，家里那张

“全家福”已是 12年前的了。一年前，在儿子多次恳

求下，钟扬终于答应挤出时间陪全家一起去旅游，

多拍点“全家福”，可临出发，他又因工作缺席了。

国家的项目，精益求精；西藏的学生，事无巨

细；繁杂的工作，事必躬亲……钟扬无数次想了

又想，都心有歉疚地拉着妻子的手说：“孩子们

15 岁之前，你管；15 岁之后，我管！”

钟扬是独子，80 多岁的父母独居武汉，想见

儿子一面，简直难上加难。盼哪，盼哪，终于盼到

儿子来武汉开会，“我给孙子准备了东西，你来家

里拿！”老母亲为了让儿子回家，找了个“借口”。

“行，几点几分，您把东西放在门口，我拿了就

走。”钟扬匆匆回复。“想见他一面这么难哪！”老母

亲打电话给儿媳抱怨：“有时候在门口一站，连屋

子都不进。有时候干脆让学生来。我们就当为国

家生了个儿子！”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母亲实

在无法，用了上世纪的原始手段——写信。

“扬子，再不能去拼命了，人的身体是肉长

的，是铁打的，也要磨损。我和爸的意见就是，今

后西藏那边都不要去了，你要下定决心不能再去

了……想到你的身体，我就急，不能为你去做点

什么，写信也不能多写了，头晕眼糊。太啰嗦了，

耐心一点看完。”

尽管抱怨，可家里每个人都知道，钟扬是全家

的精神支柱。有他在，妻子就可以“大事你安排，

我负责配合”，父母就能“谢谢你的孝心，我们吃了

保健品很有用”，儿子就有“安全而温暖的靠山”。

钟扬最终没能等来又一个 10年。2017年 9月

25日凌晨 5时许，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在为民族地区

干部授课途中，钟扬遭遇车祸，生命定格在了 53岁。

乍闻噩耗，妻子正准备出门上班。天塌了，

当听说是车祸，张晓艳讷讷地拿着电话，“这个概

率太大了。”整日奔波在外的丈夫，经常以身涉险

的丈夫，长期睡眠不足的丈夫……天天担心，天

天担心，这个担心终究还是发生了。

生怕父母受刺激，张晓艳托人把老家的网线

拔掉，在上海滂沱的大雨中，带着儿子直奔机场。

“妈妈，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要去银

川？”面对儿子的疑问，张晓艳无言以对。然而路

上，孩子还是从铺天盖地的媒体上得知事实，“父

亲，你敢走啊，我还没长大呢……”懂事的孩子不

敢刺激妈妈，哭着在 QQ 空间里写道。

千瞒万瞒，一条老友“二老节哀”的短信，还

是 让 老 两 口 瞬 间 坠 入 冰 窟 。 白 发 人 送 黑 发 人

啊！80 多岁的老父亲一下子仰倒在沙发上，嚎

啕大哭。老母亲强忍着收拾行李，去银川，去银

川看看儿子去啊！

“钟扬啊！你说话不算数，你说孩子 15 岁以

后你管啊……”车祸现场，张晓艳瘫倒在地。她

不敢相信，煤气中毒、脑溢血挺过来了，高原反应

和野外涉险挺过来了，这么平坦、这么宽敞的一

段柏油马路，怎么就出事了呢？

钟扬坐在疾驰的汽车上，在猝不及防中结束

了宝贵的生命。在生命最后一瞬间，他在想什

么？他在牵挂谁？

银川殡仪馆，700 多个花圈，淹没了广场和纪

念大厅。祖国各地的亲朋好友来了，世界各地的

亲朋好友来了。钟扬的第一位藏族博士扎西次

仁，握住钟扬父亲的手说不出话来，抱歉，他想说

抱歉，钟老师是为了我们，很少顾及家里。“扎西

啊，钟扬以后再也不能帮你们做事情了。”老爷子

哆嗦着嘴唇开口，竟这样说。

“钟老师，您不听话啊！我们天天嘱咐您别

再跑了，您不听啊……”

“钟老师，您那么大的个子，怎么躺在了那么

小的水晶棺里。”

“钟老师，您说等您回来，给院系党支部上党

课，学习黄大年同志的先进事迹。”

“钟老师，一路走好，我是西藏大学的学生，

您撒在高原上的种子，我们负责让它发芽。”

“父亲，你终于可以休息了。可是，要问问题

时，我找谁呢？”

……

当人们把车祸赔偿金拿给钟扬家人，老父亲

坚决不肯收。他流着眼泪，用很重的湖南口音说：

“这些钱是我儿子用生命换来的，我不能收。”最

终，一家人决定，把钟扬 138 万元的车祸赔偿金和

利息全部捐出来，发起成立“复旦大学钟扬教授基

金”，用于支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工

作。“这是我们家人能为钟扬未竟事业做的一点

事，也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张晓艳泣不成声。

现在已是西藏大学副教授的德吉，一直想给

钟老师做一身藏袍，“钟老师特别像我们藏族汉

子，他已经答应了，可我再没机会了……”总爱请

钟老师开导自己的硕士研究生边珍，不知道偷偷

给老师发了多少条微信，她总盼望这是一场梦，

“我没事啊！”那样爽朗的笑声，还会响彻耳边。

而在上海海岸线，茁壮的红树林幼苗已繁衍出第

三代，也许有一天会成长为上海新的生态名片，

这是钟扬送给未来上海的礼物。

钟扬的骨灰被他的学生庄严地撒入奔腾不息

的雅鲁藏布江，江水呜咽，寒风卷着浪花，痛悼他

的离去……奔腾不息的浪花会将他的骨灰送到青

藏高原的每个角落，成为祖国山河肌理的一部分，

而他，永远也不会与这片深爱的土地分离。

钟扬那带着湖南味的普通话依然回荡耳边：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

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

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

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

一粒种子的初心与梦想
—追记优秀共产党员、复旦大学教授钟扬

本报记者 张 烁

左图：2013 年 7 月，钟扬在西藏日喀则采样路上。 冯 艾摄

上图：2013 年 7 月，钟扬（中）在西藏大学为学生上课。 资料照片


